
        
            
                
            
        

    
被姦殺烤食的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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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D市城管局的會議室裡，一個三十來歲的美麗少婦正在發言。



「這些流浪漢已經嚴重影響了本市的市容以及居民的生活，我們必須馬上採取強硬措施！」



只見她上身穿一件潔白的絲質襯衫，挽起的袖口處露出象牙般潔白細膩的手腕，敞開一個扣子的領口處纖秀的鎖骨隱約可見。



下身穿著黑色的制服短裙，肉色的絲襪包裹她那修長的美腿，纖巧的玉足登著一雙黑色的高跟皮鞋。



秀氣的瓜子臉上一副黑色的眼鏡透著精明，栗色的長髮盤在腦後顯得格外幹練。



她就是D市城管局的副書記，名叫李靜。



「我反對。」一個身形健碩的男子說道。



「流浪漢的問題不能操之過急，只是需要多方面協調才能進行的，像你這樣蠻幹只會造成更嚴重的問題。」這個男人名叫張雄，是城管局的副局長，在工作上向來和作風強硬的李靜互相看不順眼。



「難道你要我們都像你一樣不作為嗎？」面對張雄的否定，李靜立刻回聲反嗆。



她身體前傾，十根纖細的手指撐住桌面，飽滿的乳房似乎也因為生氣要從襯衣裡脹出來。



「不作為？像你一樣無腦蠻幹把事情都搞得一團糟就是有作為了？」



對於李靜和張雄的爭吵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了，最終在張雄的強烈反對下，李靜的提議並沒有得到認可。



因此李靜整整一天都顯得氣呼呼的，搞得那些平時就很害怕她的下屬都不敢來和她說話。



一直到下班後，李靜一個人開車回家的路上還在不住地咒罵著張雄。



「哼，渣滓，蛀蟲，遊手好閒的廢物！」



李靜回家的路上要經過一條僻靜的小路，這條路上不但房屋破舊，連路燈也是時好時壞，如果不是為了抄近路回家李靜也不會走這條路。



就在她暗自生氣的時候，突然有一個衣著破爛的男人從路邊躥了出來。



李靜驚叫一聲急忙踩了剎車，可是那個男人還是倒在了馬路上。



「可惡！明明沒有撞到的！」李靜恨恨地敲了一下方向盤，她忽然想起最近看到的流浪漢碰瓷勒索的報告。



「哼！這些城市的垃圾，真該早點把他們清理掉。」



憋了一肚子火的李靜推開車門吼道：「喂！裝什麼裝？根本都沒碰到你，再不起來我要報警了！」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從身後用一條毛巾堵住了李靜的口鼻，李靜剛想呼救就覺得一陣天旋地轉暈了過去。



當她醒來的時候卻發現眼前一片漆黑，似乎正被人裝在袋子裡抬著走。



自己的嘴裡不知被人塞了什麼東西，手腳也都被綁了起來。



「糟糕，難道自己被綁架了？」



李靜不由自主地掙扎了起來，這時候卻聽到一個男人說道：「嗯？這娘們好像醒了。」



緊接著一記鐵錘般的重拳狠狠地砸在了李靜的肚子上，李靜痛得身體一陣扭曲，彷彿胃酸都要湧上來一般。



接著又聽到那個男人說道：「給我老實點，再敢亂動就宰了你！」



李靜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只好安靜地躺在麻袋裡。



又走了一段路，歹徒的腳步漸漸放緩，接著她就被粗暴的扔在了地上。



有人解開了麻袋上的繩子將她放了出來。



李靜眨了眨一雙大眼睛打量著周圍的環境，看這裡破落的樣子似乎是一處荒廢的農家小院，兩個邋裡邋遢的流浪漢正在盯著自己嘿嘿冷笑，李靜看著他們那餓狼一般的眼睛忍不住打了個寒戰。



不過她並不知道這兩個流浪漢就是她準備要打擊的對象。



這兩個傢伙原本是兩兄弟，人稱趙大趙二。



他們從小遊手好閑無惡不作，在D市控制了一幫乞丐，儼然已經成了當地一害。



從麻袋裡鑽出來的李靜一頭秀髮像被風吹亂的柳條一樣散落在臉上，那副黑框眼鏡也摔在了地上。



潔白的襯衣向上皺起，露出一片纖細腰腹間細膩的嫩肉。



那包裹著她誘人的小屁股的制服短裙也被弄得歪歪斜斜的，從下面隱約可以看到裙下那可愛的粉色內褲。



兩雙色迷迷的眼睛看得李靜渾身不自在，她不由得想要蜷起一雙絲襪美腿來遮住裙下的春光。



那一雙渾圓修長的美腿怯怯地蜷縮起來，肉色的絲襪隨著腿肉的收縮而擦出一陣沙沙的輕響，柔和的纖維不斷地伸展，為那雙誘人的美腿鍍上了一層夢幻般的光暈。



兩個歹徒更加肆無忌憚地視奸著眼前的美人，李靜只好從她那被堵住的小嘴中發出幾聲「嗚嗚」的鳴叫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這時趙大走過來掏出了李靜嘴裡的破布，李靜心想這些敗類綁架自己無非就是謀財，最好還是不要激怒他們。



於是李靜強自鎮定著說道：「兩位朋友，你們是想要錢吧。只要你們不傷害我要多少錢我都肯給。」



趙大用他那粗糙的手指捏了捏李靜那水嫩的臉蛋說道：「你放心，錢有人會給我們，至於你嘛，嘿嘿，我們是絕對不會浪費的。」



李靜聽了不禁一怔，難道是有人僱傭這幫傢伙來害自己？會是誰呢？李靜想來想去會做出這種事的也只有那個和自己針鋒相對的張雄了。



想到這裡李靜不禁恨得牙根癢癢，她咬牙切齒地說道：「我知道是誰指使你們了，你們放了我，我絕對不會跟你們計較的。」



「呸，臭娘們！整天想辦法和我們為難的就是你吧，還當我們不知道呢！」趙二走過來一把揪住李靜的頭髮惡狠狠地罵道。



李靜被人揪著頭髮疼得幾乎要流下淚來，只是人在矮簷下，她也不敢有所反抗。



趙大這時卻叫弟弟鬆了手，他色迷迷地看著李靜說道：「讓我們放了你也可以，只不過我們也不能白忙一場吧。」



李靜趕忙說道：「不會的，錢我可以給你們，只要你們放了我。」



「哼哼哼。」趙大淫笑著說道。



「我不要你的錢，只不過我們兄弟也很久沒玩過女人了，你要是把我們伺候舒服了我就放你走。怎麼樣？」



李靜真是氣得咬牙切齒，她看著趙大那張醜臉真恨不得一拳打上去。



「你不要癡心妄想了，我告訴你們最好馬上放了我，要不然我……啊，你幹什麼，放開！」不等她說完，趙二已經一把將她推倒，就勢騎在她身上亂摸了起來。



手腳被綁著的李靜只能不斷扭動著身體來表達自己的抗議，而她分明感到在她的絲襪美腿的摩擦下，趙二胯下已經肉棒已經變得越發堅硬了。



「操，騷娘們，叫啊，你他媽倒是叫啊，你越叫老子就越高興！」



趙二一邊說著雙手扯住李靜的衣領用力一撕，只聽啪啦啦幾聲李靜襯衣上的扣子全都被扯了下來！



淡粉色的乳罩托著的兩個潔白的乳球隨著李靜扭動的身體來回晃動，趙二就像飢餓的獅子撲向獵物一樣將李靜胸前的白兔抓在手中揉捏了起來。



「啊，畜生，放手！我饒不了你們！」李靜還在大聲咒罵著，不過如趙二所說，她的叫聲只會讓侵犯她的人更加興奮。



趙二粗野地推開李靜的胸罩，兩隻粗糙又骯臟的大手抓住那一對綿軟的乳肉肆意地捏弄。



李靜抗拒的掙扎使她那一雙渾圓的美腿不斷摩擦著趙二的胯下，許久沒有碰過女人的趙二彷彿隔著褲子都能感受到那雙肉色絲襪的柔滑觸感，那種刺激的感覺讓他差點要射在褲子裡。



趙二興之所至，伸出濕答答的舌頭在李靜那柔軟的胸脯上舔了一口。



李靜那細膩的皮膚如奶油般柔滑，白嫩的身體上還帶著淡淡的體香。



趙二彷彿在品嚐著什麼美味一般，臉上滿是陶醉之色，他那腥臭的口水沿著李靜乳房的曲線滴落，在她那平坦的小腹上流淌最終匯聚在了她小巧的肚臍裡。



趙二那滑膩的舌頭溫熱的口水讓李靜覺得無比噁心，她拚命地掙扎，嘴裡大聲叫道：「啊，救命，救命！畜生，混蛋！放開，我宰了你們！啊——」



就在她大聲咒罵的時候，趙二突然張開大嘴在她嬌嫩的乳房上咬了一口，李靜憤怒的咒罵立刻就變成了痛苦的慘叫。



「哼哼，你還想宰了我們？」這時趙大從懷裡掏出一把銹跡斑斑的匕首在李靜的臉上比劃著說道。



「最好識相點，要不然老子就像殺狗一樣把你開膛破肚剝了皮燉湯！」趙大和趙二經常會抓一些城市裡的流浪狗來打牙祭，這把匕首就是他專用的屠刀。



他將刀刃像磨刀一樣在李靜白玉般的鼻尖上蹭了蹭，李靜彷彿都能從那斑駁的刀刃上聞到血液的腥氣。



李靜不禁有些害怕了，這兩個混蛋說不定真的會殺掉自己。



就在李靜這一楞神的時候，趙大已經一邊捏著下巴掰開了她的小嘴一邊掏出了他那早已挺立了起來的陰莖。



李靜驚恐地看著趙大粗壯的陰莖，她已經知道這個混蛋要做什麼了。



在家裡的時候李靜也曾經為丈夫口交過，但是每次都必須要洗得幹幹淨淨她才肯做，而趙大這樣的流浪漢可不會為了憐香惜玉去特地洗澡。



只見趙大紫黑色的肉棒頂著碩大的龜頭聳立在一片雜亂的陰毛從中，就好像雜草叢中長出的毒蘑菇一般。



在那翻開的包皮和龜頭直接堆積著黃色的汙垢，散發出的一股股刺鼻的騷臭氣味讓李靜幾乎要嘔吐出來。



李靜驚慌的雙眼中已經滲出了淚水，趙大一手掐著她的額頭一手掰著她的下巴，李靜既無法掙扎躲閃也不能閉上嘴巴拒絕，只能眼睜睜看著那條骯臟的肉棒像一條散發著腥臭的蟒蛇一樣向自己撲來。



趙大猛地將陰莖刺進李靜的小嘴之中，粗壯的肉棒擠壓著李靜那柔軟的舌頭一下子撞在了她那敏感的軟顎上。



強烈的噁心感讓李靜長大了嘴巴發出一聲聲幹嘔，柔軟的舌頭拚命地推拒著嘴裡的巨物，連嬌嫩的喉頭也是一陣陣地收縮。



而李靜痛苦的反應卻使得趙大更加愉悅，他感受到美人那溫暖滑膩的舌頭在他的陰莖上來回摩擦，緊窄的喉嚨則像另一對嘴唇一樣吸吮著他的龜頭，強烈地刺激讓他忍不住抱著李靜的腦袋抽插了起來。



李靜的小嘴被他捏得生疼，喉嚨在龜頭的撞擊下更是像著了火一樣，連她那淒慘的叫聲也被趙大的陰莖堵在喉嚨裡變成了嗚嗚的悶哼。



趙二也早已按捺不住心頭的慾火，他扶起李靜的身體讓她像狗爬一樣跪在地上。



他掀起李靜的黑色制服短裙，那淡粉色的內褲包裹的屁股像一顆熟透的蟠桃般呈現在了他的面前。



趙二抓住內褲的邊緣用力一扯，哧啦一聲李靜的內褲就被撕成了一片破布，李靜粉嫩的鮑魚從雙腿的縫隙間露出一條細小的縫隙。



趙二伸出手指捏了捏李靜那淡粉色的陰唇淫笑道：「操，這小娘們的逼還挺嫩啊。嘿嘿，正好讓老子爽爽。」



說著他掏出自己的肉棒，用那火熱的龜頭在李靜的鮑魚上上下滑動挑逗著李靜。



這下李靜更是拚命地掙扎，那個在她雙腿間滑動的肉棒就像燒紅的烙鐵一樣讓她害怕。



她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拚命扭動著身體躲避著趙二的肉棒，白花花的屁股晃來晃去看上去倒更有幾分像是在挑逗。



趙二掄起蒲扇般的大巴掌啪地一聲拍在李靜的臀瓣上，李靜痛得全身突地一顫，雪白的臀肉上立刻就腫起了一個紅色的大手印。



趙二喝道：「騷貨，別他媽的亂動，待會老子插進去你就有得爽了！」



說著趙二身子輕輕一挺，龜頭的頂端已經分開了那兩片柔嫩的花瓣抵在了李靜那誘人的桃源洞口上。



這下子李靜更是慌了神，她身子向前一聳想要躲開趙二的進攻，卻一下正撞到了趙大腥臭的陰毛叢中。



趙大嘿嘿一笑說道：「騷貨，這麼想要大爺的雞巴嗎？那大爺就讓你好好嘗嘗。



」說著他將李靜小巧的腦袋死死地按在自己的胯下，一張俏臉整個埋進了趙大骯臟的陰毛中。



趙大那又粗又長的陰莖像一根長矛一樣整根捅進了李靜的嘴裡，雞蛋大小的龜頭塞在李靜的喉嚨裡來回撚弄。



李靜又是窒息又是噁心，珍珠般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



這時她身後的趙二也開始採取了行動，他伸出粗糙的食指抵在李靜緊縮的後庭上來回撚了撚說道：「他媽的，還想躲？老子看你這次往哪躲！」



說著他手指一用力，銼刀般的指節硬生生擠開李靜那緊窄的肛門伸入了她的直腸。



李靜只感到後庭彷彿被塞進了一塊火炭一般，忍不住又發出一聲慘叫。



趙二淫笑著在李靜的後庭中蜷起手指，粗糙的手指就像一隻生銹的鐵鉤一樣死死地鉤住李靜的菊門。



這下李靜只要一動後庭就像被撕裂一樣地劇痛，只能任由趙二玩弄。



趙二粗大的陰莖在李靜的陰道裡做著粗暴的活塞運動，插在李靜直腸裡的那根手指隔著柔軟的肉壁都能感受到肉棒抽插的輪廓。



趙二更加興奮了，他一邊操弄著李靜的陰道一邊用手指在她那溫暖的直腸裡抽插了起來。



李靜粉紅的菊蕾在趙二的蹂躪下已經有些紅腫，嬌嫩的肛門隨著粗糙的手指不斷翻進翻出。



李靜彷彿感到有一把堅硬的銼刀殘忍地打磨著她的後庭，她本能地收縮著肛門擠壓著直腸做著排便的動作想要把入侵者趕出去，只是她的抗拒卻反而增強了征服者的快感。



李靜的肛門像一道肉箍一樣緊緊地勒住趙二的手指，柔軟滑膩的腸壁包裹著他粗糙的手指不停地蠕動，那溫暖又緊窄的感覺絲毫不比前面那個洞差。



趙二一邊繼續玩弄著李靜的身體一邊說道：「哥，這個娘們真他媽是個極品，屁眼都這麼爽，你要不要試試？」



趙大聽了也是頗為興奮，說道：「好啊，這娘們的屁眼還沒被人操過吧，嘿嘿，今天就讓老子給她開苞！」



說著趙大抽出插在李靜嘴裡的陰莖轉到了她身後，一直在她身後埋頭苦幹的趙二則轉到了前面。



一直被趙大強迫口交的李靜一邊痛苦地喘息著一邊驚恐地叫道：「不，不要啊，別再搞後面了，我實在受不了了，嗚嗚嗚……」



李靜一句話還沒說完，趙二的肉棒已經又塞進了她的嘴裡。



李靜那有些紅腫的肛門剛剛經受了趙二的蹂躪還沒有完全閉合，粉紅的嫩肉顫抖著一下下地收縮彷彿也在痛苦地哭泣一般。



趙大可是完全不會憐香惜玉的，他雙手捧住李靜白嫩的屁股像一艘衝鋒的戰艦一樣將自己胯下的撞角整根撞進了李靜的後庭。



李靜痛得全身一陣顫抖，一聲痛苦的叫喊又被趙二的肉棒堵在了喉嚨裡。



後庭強烈的衝擊讓她覺得直腸彷彿都被扯斷了一般，她全身的肌肉都不禁為之一僵，兩片肥厚的臀肉一陣收縮配合著顫抖的直腸緊緊夾住了趙大的陰莖。



強烈的壓迫感讓趙大幾乎忍不住要噴射出來。



他深吸了一口氣壓抑住了射精的衝動，一邊拍打著李靜的屁股一邊像操弄母狗一樣姦淫著李靜的菊門。



強烈的痛苦讓李靜幾乎要暈過去，她不停地喘息不停地叫喊，卻被趙二的肉棒將她的小嘴攪了個亂七八糟。



李靜的舌頭像慌亂的麻雀一樣在她的嘴裡跳來跳去，那有力的舔弄更是讓趙二神魂顛倒。



他不停地聳動著腰胯，粗大的肉棒在李靜嘴裡橫衝直撞，一會插進了緊窄的喉嚨，一會撞上了柔軟的口腔，李靜被他折磨得雙眼一陣翻白，雪白的肉體像是觸電般不停地抽搐著。



很快趙二就感到頭腦一陣發暈腰眼一陣發麻，他捧著李靜的腦袋狠狠地抽插了幾下緊接著全身一僵，碩大的龜頭一下塞進了李靜的喉嚨顫抖著將一股股骯臟的精液噴進了李靜的喉嚨。



李靜被那腥臭的精液嗆得不住地咳嗽，連後庭也是跟著一陣強烈地收縮。



趙大在李靜直腸裡那強大的吸力之下終於將灼熱的精液噴灑在了李靜的直腸裡。



趙家兄弟心滿意足地抽出肉棒看著滿身狼藉的李靜。



只見她那雪白的肌膚在兩人的蹂躪下佈滿了紅色的指痕，胸前兩顆蜜桃般的乳房隨著她劇烈的咳嗽來回顫抖，一股股白濁的精液也隨著她的咳嗽從那鮮艷的小嘴中噴出灑在她蒼白的臉上。



趙二喘息了一陣伸手揪住李靜的頭髮將她拎起掄起大手重重地打了她一記耳光說道：「臭娘們，看你以後還敢打老子的主意，操死你個騷貨！」



李靜這時也恢復了一些氣力，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屈辱讓她恨死了眼前這兩個人渣。



她惡狠狠地瞪視著趙二，朱紅的嘴唇一張，一口混合著趙二腥臭的精液的唾沫正啐在了趙二的臉上。



趙二怒不可遏，他一把將李靜擲在地上狠狠地踢向她柔軟的小腹。



李靜被他踢得慘叫連連，白花花的身體像一條肉蟲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



這時趙大卻抓住趙二的手腕將他拉開說道：「行了老二，別踢爛了，踢爛就不好吃了。」



趙二也出了氣，他瞪著李靜哼了一聲說道：「知道了。折騰半天也餓了，我去打點水。」



趙二說著拎起兩個水桶走出了小院。



李靜現在只覺得全身上下裡裡外外沒有一處不疼的，她蜷縮著身子像個小孩子一樣抽泣了起來。



趙大抓著她被綁住的手腕將她拎起來說道：「行了行了，別哭了，待會你就不覺得疼了。」



說著他就像抓起一隻潔白的羊羔一樣將李靜攔腰抱起來到院中。



破落的小院裡有一棵枯樹，樹幹上釘著一根大拇指粗細的大鐵釘。



那是趙大趙二兄弟宰殺野狗的地方，他們每次都將宰殺的野狗掛在鐵釘上開膛剝皮打牙祭，枯樹的樹皮都被幹涸的血液染成了黑褐色。



可憐的李靜被趙大剝光了衣服吊在枯樹上，全身上下只剩下了那雙肉色絲襪。



只見她纖細的皓腕被粗糙的麻繩綁在一起吊在鐵釘上，原本就十分潔白的手指因為缺血更是變得彷彿透明了一般。



胸前一對豐滿的乳房由於重力的原因微微下垂呈現出一個完美的水滴形，只有乳峰上一對嫣紅的乳頭反而微微翹起顯得格外顯眼。



因為身體被拉伸，李靜的小腹微微凹陷腰肢變得更加纖細。



一雙絲襪美腿被稍稍分開綁在樹幹上，一雙玲瓏的小腳用力向下伸展想要踩住那近在咫尺的地面。



踮起的腳尖彷彿新出土的嫩筍般可愛，包裹著足弓的絲襪被拉伸得幾乎透明，足弓上隆起的血管腳掌上粉紅的皺紋無不清晰可見。



趙大看著被吊在樹上毫無還手之力的李靜晃了晃那把宰殺野狗用的匕首說道：「哼哼哼，臭娘們，到底是當官的，這身嫩肉可比街頭的野狗強多了。」



李靜驚恐地看著那把銹跡斑斑的匕首，直到此刻她才相信這兩個傢伙真的要殺她。



李靜不禁用有些顫抖的聲音哀求道：「不，求求你，別殺我，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



趙大冷笑一聲抓住她一隻柔軟的乳房用力揉捏著說道：「哼哼，你的奶子很肥嘛，烤著吃一定很香。」



這下子李靜更是被嚇呆了，雖然聽說過有的原始叢林裡會住著食人族，沒想到今天這兩個流浪漢竟然要吃掉自己。



李靜覺得一股寒意在自己的脊背上蔓延，有些蒼白的嘴唇顫抖了幾下似乎想要說什麼卻沒有說出來。



趙大捏著李靜的乳房將匕首的刀身在乳頭上蹭了蹭說道：「嘿嘿嘿，豬狗畜生的肉老子吃過不少，人肉還真是第一次。哼，看你這麼細皮嫩肉的正好嘗嘗鮮。」



說著作勢就要將李靜開膛破肚。



李靜被嚇得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拚命地搖著頭哀求道：「別吃我，求求你們別吃我，讓我做什麼都行，求求你們饒了我吧。」



趙大冷笑一聲一伸手捏住了李靜的下巴，銹跡斑駁的匕首從她那張開的小嘴中伸進去像磨刀一樣摩擦著李靜的舌頭。



「哼，現在你害怕了當然這麼說，要是真的放了你你不叫警察抓我嗎才怪。嘿嘿嘿，看你的舌頭挺嫩的，割下來下酒一定不錯。」



說著，趙大的匕首在李靜的舌頭上輕輕比劃了一下，李靜嚇得緊緊閉上雙眼，被捏開的小嘴中發出一串咿咿呀呀地叫喊。



這時趙二提著兩桶清水回來了，他看到李靜像一條母狗一樣被吊在枯樹上的狼狽模樣笑道：「哈哈哈，他媽的，這娘們剛才還逞威風，原來也是個怕死的騷貨！」



趙大也是嘿嘿一笑將匕首從李靜嘴裡抽了出來說道：「女人就是這個德行，給臉不要臉，只要一嚇唬就什麼都不顧了。」



李靜聽著兩個人的對話心思又開始活泛了起來，難道這兩個傢伙只是想嚇唬嚇唬自己？



這麼想著李靜似乎又看到了活命的希望，畢竟對於生活在文明社會的她來說殺人而食的事實在是太過聳人聽聞了。



她抽了抽鼻子說道：「兩位大哥，我知道錯了，你們放了我吧，我發誓不會再找你們的麻煩，絕對不會向警察報案的，求你們饒了我吧。」



趙大和趙二對視了一眼嘿嘿一笑說道：「哼，這個賤骨頭，早這麼上道還用得著老子這麼費事嗎？說，你是不是賤骨頭？」



李靜暗暗咬了咬牙，心想現在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於是諂媚地一笑說道：「是，我是賤骨頭，以後再也不敢得罪你們了。」



趙大趙二看著她委曲求全的樣子不由得都是哈哈大笑，趙大伸手托著她的下巴將她的頭抬起來說道：「算你懂事，我這就送你走。」



說著趙大低下頭吻上了李靜的嘴唇。



趙大嘴裡的口臭讓李靜一陣噁心，但是為了能夠活命她也只好曲意逢迎。



趙大含住李靜柔軟的嘴唇輕輕吸吮，又將粗大的舌頭深入李靜的嘴裡舔舐著她那甘美的香津。



李靜也強忍著不適張開小嘴任由趙大啜吸著她口中的花蜜，靈巧的小舌頭還不時掃過趙大舌頭的邊緣讓趙大一陣心癢難搔。



李靜看趙大瞇著一雙眼睛享受著自己的熱吻心裡不禁暗暗地咒罵著。



「這個人渣，敗類，等我回去之後一定讓他不得好死！」就在她暗自盤算著如何報復趙家兄弟的時候，一股涼意突然從腹部傳來讓她不禁打了個寒戰，緊接著就是一陣鑽心的劇痛讓她扯著嗓子慘叫了起來。



李靜雖然看不見自己的肚子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但那種撕裂的痛楚立刻就讓她明白是趙大耍了她。



恐懼，屈辱，悔恨，一股腦地湧上了李靜的心頭，她恨不得一口一口將眼前的男人咬死，但是這個惡魔卻還銜著她柔嫩的雙唇啜吸，她滿含怨憤的咒罵也在兩人嘴唇相接的地方變成了含混不清的哀鳴。



趙大早就看穿了李靜的心思，他趁著李靜放鬆警惕的時候將手中的匕首刺進了李靜的肚子。



趙大的匕首很鈍，與其說是刺進了李靜的肚子倒不如說是被趙大硬生生捅進去的。



李靜柔軟的肚皮在匕首的撞擊下發出啵的一聲，奶油般細膩的皮膚都被粗糙的刀身帶著凹陷了進去。



趙大握著匕首像拉鋸條一樣切割著李靜的肚皮，李靜痛得全身像觸電般不停地顫抖，一股股甜腥的血液從她的嘴裡流出。



趙大卻彷彿十分陶醉，他含著李靜顫抖的嘴唇吮吸著她口中的鮮血，彷彿美人的血液就是世上最甘醇的美酒。



這時候趙二也湊了上來，他伸手套弄了兩下再次挺起的肉棒說道：「哥，你也讓我爽爽啊。」



趙大回過頭說道：「算了吧，待會還得吃她的肉呢，操臟了洗著多麻煩。」



說著又自顧自地去吮吸李靜那淌血的嘴唇。



趙二不屑地說道：「切，你不讓給我我也有辦法。」



說著他也從懷中摸出了一把匕首。



趙二握著匕首蹲下身子往李靜雙腿間看去，只見她那兩片肥厚的臀瓣還在不停地顫抖，柔軟的脂肪上蕩起一片細密的波紋。



那飽受蹂躪而紅腫的菊門也是緊緊地縮成一團，像一隻受驚的小兔子一樣躲在兩片臀瓣中間，看起來更是惹人憐愛。



趙二用手指捅了捅李靜的肛門，李靜卻已經連慘叫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倒是讓他覺得有幾分掃興，不過他還是用力一捅將手指擠進了李靜的直腸。



他用左手的手指鉤住李靜滑膩的腸壁，右手握住匕首毫不留情地刺進了李靜的會陰。



這一下的劇痛讓李靜全身猛地向上一挺，被趙大銜住的嘴唇也掙脫了出來，淒厲的慘叫聲一下子響徹了整個小院。



趙二滿意地一笑，用匕首細細地切割著肛門周圍的嫩肉，將那一圈帶著褶皺的肉環完整地切了下來。



他捏著那個富有彈性的肉環一扯，鮮紅的腸子就像一條赤練蛇一樣從李靜胯下那個滴血的洞口中被扯了出來。



他捏著那節腸頭在李靜那已經失去了焦距的眼前晃了晃說道：「騷娘們，看清楚了，這就是你的臭屁眼，老子現在就用她打飛機。」



趙二說著用手指撐開李靜那被切下的肛門，將她滑膩的直腸套在了自己的肉棒上。



他用手握住李靜的腸子上下套弄，柔軟滑膩的腸壁摩擦著他粗壯的陰莖為他帶來一波接一波的快感。



而在他一收一放的拉扯下，李靜的腸子不斷從下身被扯出。



李靜無力地喘著粗氣，一雙軟軟下垂著的玉腿一陣抽搐，一股淡黃色的尿液從她那粉嫩的花叢間滴滴答答的流淌了出來。



趙大看著有趣，他伸出一隻大手從李靜腹部的傷口伸進她那溫暖的腹腔在那些柔軟的臟器間來回摸索，幾下就找到了李靜的膀胱。



他用食指和中指輕輕夾住尿道的內端，李靜胯下淌出的尿液立刻就停止了，而只要他一鬆手，那淡黃色的尿液就又流了出來。



趙大得意地哈哈大笑，看著自己痛恨的女人在面前失禁無疑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而將對方最羞恥的排泄都掌握在自己手裡則是一種莫大的征服感。



得意忘形的趙大捏著李靜的尿道和輸尿管連扯了幾把將李靜的膀胱整個扯了下來，在片濕漉漉的陰唇中間一股混合了鮮血的淡粉色尿液從張開的尿道口滴落了下來，這是李靜最後一次排尿了。



趙大將李靜那還裝著半泡尿液的膀胱從她的肚子裡掏了出來，她握著那個柔軟的肉囊對著李靜那蒼白的臉蛋一擠，一股溫熱的尿液哧的一聲噴射在了李靜的臉上。



本來已經痛到失神的李靜被自己的尿液一澆又緩緩醒了過來，她睜著一雙茫然的大眼睛打量著周圍的一切，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處境。



趙大像拎著一個破氣球一樣用兩根手指捏著李靜那幹癟的膀胱啪的一聲甩在她臉上說道：「臭娘們，看清楚了，這就是你的尿泡，嘿嘿，跟狗的也差不多。」



李靜這才渾身一顫，兩隻眼睛又漸漸恢復了焦距。



「我的，是，是我的膀胱？」



這時趙二又在一旁喊道：「賤貨，看這邊，你的腸子在給老子打飛機呢！」



李靜轉頭看向趙二才見他正坐在不遠處的臺階上用自己的腸子套弄他的陰莖，而自己那蜿蜒的腸子已經被他拖了一地。



李靜彷彿迴光返照般頭腦一下清醒了過來，她留著眼淚惡狠狠地瞪著趙家兄弟嘶吼道：「畜生，你們這些畜生！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哼，做鬼？」趙大冷哼一聲說道。



「好啊，我就讓你做鬼，看看你怎麼不放過我們！」說著他一把將手中那幹癟的膀胱塞進了李靜嘴裡，左手抓住李靜的長髮一扯，右手抓起地上的一把斧頭像李靜的脖子上剁去。



只聽哢嚓一聲鮮血飛濺，李靜白嫩的脖子被他一斧頭砍斷了一邊。



割斷的氣管發出一連串哧哧地聲音，李靜那濺滿鮮血的嘴唇一張一合卻不知是在說些什麼。



趙大再次揮動斧頭將李靜的人頭整個剁了下來，他像扔垃圾一樣隨手將那顆美麗的女人頭丟在地上接著就去摘除李靜身體裡剩餘的器官。



而這時李靜的身體還在隨著他扯下每一件內臟時微微地顫動著，那顆被丟在地上的人頭看著自己的心肝脾肺一件件被丟在地上終於也是不甘地閉上了眼睛。



趙大摘除幹淨了內臟和趙二一起將李靜的身體解開放在一張條凳上，兩人像是清洗農村裡過年殺死的肉豬一樣用清水裡裡外外沖洗著李靜的身體。



很快那些血汙就被洗得幹幹淨淨，李靜的身體又恢復了往日的潔白細膩，只是不過現在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女人，而只是一塊誘人的美肉。



趙家兄弟就在小院裡點起了篝火，將李靜的軀體整個架在火上燒烤了起來。



灼熱的火焰將奶油般潔白的皮膚漸漸烘烤成了焦黃色，一股股烤肉的香氣也逐漸蔓延了開來。



融化的油脂浸透了李靜的絲襪，讓她的美腿看上去彷彿鍍了一層金箔一般。



趙大用匕首在李靜那肥厚的屁股上輕輕一刺，已經烤得酥脆的肉皮哢地一聲破裂開來，一滴金黃色的油脂滴落到篝火中發出啪的一聲爆鳴。



趙大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烤肉已經熟了，老二，快來嘗嘗！」



說著他已經割下一片外焦裡嫩的臀肉塞進嘴裡吧唧吧唧地大嚼了起來，油脂混合著嚼碎的嫩肉從嘴角冒了出來他也顧不得管。



趙二此刻也已經是餓的急了，他抓著李靜的一隻乳房用力一撕，一大塊肥嫩可口的烤嫩乳就被他撕了下來。



他雙手捧著那塊美肉大口大口地啃食，肥嫩的乳肉入口即化，用舌頭輕輕一舔就變成了滑溜可口的油膏淌進了他的肚子裡。



乳房和臀部的嫩肉吃完趙大趙二還沒有滿足，他們用匕首從李靜的大腿根刺進去將她的雙腿整個拆下，然後每人抱著一條油乎乎的烤人腿又開始狼吞虎嚥了起來。



趙大用匕首切開李靜的大腿，那肥厚的脂肪緊實的肌肉看上去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一般。



他先是像剝開烤肉的錫紙一樣揭下李靜腿上的絲襪，那絲襪幾乎已經和她的美腿融化在了一起，每揭下一片都會帶下一層薄薄的油脂。



趙大拎著那片絲襪對著篝火來看只見那被李靜油脂浸透的絲襪彷彿水晶般光彩奪目，他忍不住將絲襪放入口中用力吮吸，將那香甜的油脂貪婪地吸進了肚子裡。



接著他又連皮帶肉切下一大塊腿肉放入口中大嚼，只覺得那塊腿肉不但鮮嫩多汁而且富有嚼勁當真是回味無窮。



趙大的吃相雖然貪婪，但比起趙二來卻還算是斯文了，趙二比起他的哥哥更加粗暴。



他抱著那條油乎乎的烤人腿一口就咬在了那纖細的腳踝上。



他咬斷李靜筋道的肌腱用力一撕，焦熟的肉皮被撕裂迸發出一片燦爛的油花，鮮嫩的肌肉從腿骨上被撕下，只有一條條細小的白色筋肉還藕斷絲連地掛在腿骨上被拉得老長。



趙二像一頭餓狼一樣將整塊小腿肉塞進嘴裡大嚼，連那被烤得酥脆的絲襪也一同吞進了肚子裡。



吃完了李靜的小腿肉，他一手握住李靜白玉般的腿骨一手抓住她纖秀的美腳一掰，一隻香酥可口的絲襪烤蹄就被他掰了下來。



趙二將半隻絲襪美腳塞進嘴裡啃咬著那鮮嫩的腳肉和筋道的蹄筋，連李靜那纖細的腳骨都被他咬得格格作響。



趙家兄弟只覺得一輩子都沒吃過這麼美味的烤肉，兩人直到再也吃不動了這才喘著粗氣躺在了院子裡。



趙二舔著油乎乎的嘴唇回味著李靜的美味說道：「哥，這娘們真他媽香，啥時候咱在抓個漂亮娘們來打牙祭？」



趙大打了個飽嗝爬起來說道：「嗯，有機會一定要再嘗嘗這人間美味。不過咱還得趕緊溜，要是讓條子抓著都得槍斃。」



說著兩人打定了主意當晚就逃離的D市，李靜的人頭和那些兩人吃剩下的碎肉殘骨就被他們埋進了垃圾場。



也許那些飢餓的野狗夜裡出來覓食會接著享用這些難得的美肉，也許她們就會就此腐爛在垃圾堆裡永遠也不會被發現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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